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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舞台的一场“重逢”

《死无葬身之地》是法国哲学家让 - 保罗·萨特
1946年创作的二战题材话剧，1997 年由查明哲导演在
国内首度排演，引发热烈反响。此后这部剧几乎每十年会
复排一版，今年已经是第四版，由海清接棒出演法国抵抗
运动女战士“吕茜”，9月刚刚在北京完成了首轮演出。
说来也巧，1997年，也是海清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

那一年。到了北京之后，她在实验话剧院看的第一部话
剧，正是首演版的《死无葬身之地》。彼时的她对什么是
“存在主义”还懵懵懂懂，只觉得无比震撼。海清完全没
有想到，28 年之后，自己会从观众席走上舞台，以角色
之名与这部戏迎来一场久别重逢。
首轮演出前只有一个月的排练时间，海清需要在极

短的时间里，找到话剧表演的节奏，避免太“生活化”的
表达，承接住角色“被强暴”“间接杀死了亲弟弟”“与
情人决裂”“翻供”“死亡”等极端经历带来的跌宕起
伏的戏剧张力。
为此，她早出晚归泡在排练厅，随手拿着本子跟着

导演“听课”“记笔记”，连一直保持的每天与家人通话
的习惯都断档了 10 天。进剧场合成的 3 天里瘦了 4
斤，“可想而知有多折磨了”。
经历了首演的“淬炼”，时隔两个月之后的上海站

巡演，海清在体力上已经可以应对自如，只是心里一直
没敢松劲。“这两个月看似休息，其实每天都在心里过
台词、复盘细节，就像揣着件重要的事，放不下。”
按照常规，短时间间隔后重启巡演，只需提前一两

天联排即可。但海清主动恳求导演，希望能提前一周复
排。“我对自己没把握，”她坦诚道，“北京首演时，我和
角色只相处了30多天。这次复排前，相处时间已经超过
100天了。时间长了，对角色的理解才真正沉了下去。”
这种沉潜带来的变化，在表演细节里清晰可见。海

清举了最后一幕的例子：“北京演出时，面对卡诺里‘你
也是因为自尊才杀死弟弟’的质问，我会很快回怼‘你
白费口舌’。但这次我懂了，这句话其实是戳中了吕茜
的灵魂。她不是在反驳，而是在躲避这种拷问，那种无措
感，比激烈的台词更有力量。”
为了体现不同的情节，舞台设置了楼上和楼下两个

空间。二楼表演区前后宽度只有不到 3米，且边缘没有
栏杆或者明显的标识，只贴了一层荧光贴，极暗的情况
下才能隐约察觉。“调度全靠步数和感觉。”海清坦言，
在阁楼上的表演尤其需要演员准确掌握行动的路线和
范围。“最后一幕，三个人需要在全黑中退场，但脚下还
有没擦干净的‘血迹’，滑得吓人。这些都是需要演员通
过排练走台不断适应和克服的。”
为了熟悉舞台环境，保证演出安全，她每天下午 2

点就早早地赶到剧场，最早一个戴麦，按照演出节奏完
整走一遍台，检查所有道具。“晚上 7点半正式开演前，
我自己已经演过一场了。”

前后辈的传承和托举

在这一次话剧的排演过程中，海清提到最多的前辈
之一，就是初代“吕茜”的饰演者，同为南京人的冯宪
珍。“今天早上冯老师还给我发微信，说上海站表演有
进步。”
北京首轮演出，冯宪珍就经常出现在排练厅和剧

场，给予演员们陪伴式的帮助。演出结束后她会和海清
一起留下梳理细节，跟着所有演员们一起听导演的演后
复盘，甚至会留意服装、发型等是否贴合角色。女性前后
辈之间的托举和帮助，令人动容。

“北京首演那几天我重感冒，嗓子里全是痰，吐字
都受影响。有时候过多地想着调度，台词就容易出错，自
己特别崩溃，怕拖后腿。”冯宪珍鼓励海清：“会好的，随
着经验的积累一定会越来越好。你要相信自己，也要相
信选择你的人。”对于海清来说，这样的鼓励是极为宝
贵的。“冯老师让我有了自信，这是至关重要的帮助。”
在最初接触到角色的时候，海清几乎是逐字逐句地

学习冯宪珍的版本，去模仿每一处气息、每一个停顿。她
相信先从外在的形式上去靠近角色，慢慢地就会内化出
自己独一无二的版本。
事实上，海清版的“吕茜”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从身

形上来说，她的“瘦小”其实是种优势，能赋予角色前期
更轻盈的少女感，与后期的决绝形成强烈反差。海清也牢
牢记住了前辈的点拨，在复排时刻意强化了前期的“恐
惧与无助”，让角色的转变更有层次。“我们不是站在前
辈的肩膀上，是在他们的手心里被托举着完成作品的。”

在话剧舞台上，海清卸下了影视演员的光环，纯粹
地做一个小学生，跟着导演和前辈们虚心学习。“以前
在拍摄影视剧的时候，难免会依赖自己固有的经验。这
一次，我全然打开自己，我的眼睛看得见，我的耳朵听得
见，才能收获更多东西。”

角色中的女性力量

萨特笔下的“吕茜”，从一个对爱情充满向往的单
纯少女，到经历创伤后变得决绝而一心赴死，最终却在
一场雨中重燃生的希望。面对结局如此突然的反转，海
清有她自己的理解。
“那场雨不是道具，是生的力量。”海清分享了排练

时的奇妙体验：第一次跟随音乐排练这段戏时，她分明
闻到了雨打泥土的味道。结果演完跑到窗口看，外面却
是大晴天。“后来我想，那是角色的记忆，也是我小时候
的记忆———小时候一次夏令营，午睡时大家都躺在教室
地板的凉席上。外面下雨了，我就跑出去淋雨，那种香甜
感我今天都记得。”海清说，可能是那一刻，自己完全和
角色共情了。在她看来，吕茜的反转不是突兀的，是“被
灵魂拷问后，又被自然唤醒了生的眷恋”。
在海清近些年的作品里，像这样被自然赋予强大力

量的女性还有很多。“演员和角色是互相滋养的，养分
大的角色也能滋润你。《我本是高山》里的张桂梅校长
是这样，《啊摇篮》里的丑子冈所长也是。”
抗战时期，丑子冈作为延安的中央托儿所第一任所

长，克服重重困难，承担着革命后代的保育工作，甚至连自
己摇篮里的女儿鼻子被老鼠咬了都顾不上。为了诠释这样
一位女性，海清遍查资料，了解那段历史和丑子冈的事迹，
去理解她的每一个人生选择，试图最大程度靠近角色。
后来在一次节目录制的后台，丑子冈的女儿丑松亮

见到了海清，不由得抱着她在耳边轻声叫了一声“妈
妈”，让海清如今提起仍热泪盈眶。“那部剧她反复看过
很多遍，连连说演得真像，说这是一份非常美好的礼物。
听她这样说，我很幸福。”海清回忆起前些年拍摄《啊摇
篮》后收获的感动，在镜头前落下泪来。
这些年，海清接演角色频率慢了很多，也更谨慎了。

“行业里聚焦女性角色的本子确实多了，但高质量的还
是难得。”在她看来，一些所谓的“大女主”剧本还是太
流于表面，元素堆砌大于内容。“真正的‘大女主’不是
喊口号，而是要有真实的矛盾、真实的成长，要从生活里
来，而不是凭空想象。”

上海：藏着味蕾与记忆的“福地”

这次来上海演话剧，海清把更多时间留给了剧场的
舞台。不过，作为南京人的她是这里的常客。学生时代考
电影学院，海清去的考点就在上影厂。考试当天差点没
赶公交车，司机特意停下了车等她，还说着一口上海话：
“小姑娘，你上来。”问路时，阿姨也会把路线讲得明明
白白。“我就觉得上海人都很热情。”后来海清家喻户晓
的电视剧《双面胶》《蜗居》等等代表作都在这里拍摄。
对上海的偏爱，还藏在味蕾里。葱烤大排、四喜烤

麸、腌笃鲜、响油鳝丝，这些本帮菜都是她的心头好。
“在北方城市我很少点西红柿炒鸡蛋，因为大多数是咸
的。上海的是甜的，就对味了。”海清说，自己几乎每个
月都会来上海，哪怕没有工作也会来逛逛，“这里既保
护了老上海的味道，又发展得很有活力，是个有温度的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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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观众熟知海清，是从《双面胶》《蜗居》
开始的。而后的《小别离》《小欢喜》更是奠定了她
在媳妇儿和妈妈这类角色上的驾轻就熟。 这些
年，海清的戏路拓宽了不少。 她是《啊摇篮》中战
争年代克服万难养育无数革命后代的保育院带

头人“丑子冈”，是《红海行动》里坚毅勇敢的战地
记者“夏楠”，也是在大山里帮助无数女学生接受
教育、改变命运的校长“张桂梅”。如今，她成为了
萨特存在主义戏剧《死无葬身之地》中唯一的女
性角色“吕茜”。

11月 14 日至 16 日，话剧《死无葬身之地》在
沪连演三天，并将在 12 月前往厦门和南京巡演。
作为剧中唯一的女性角色，海清接棒老一辈艺术
家，成为该剧第四版的革命者“吕茜”。 在上海演
出的时间里，她就住在离剧场只隔一条马路的酒
店，可以保证每天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现场多走
几遍台。

演出全部结束后的 17 日， 记者在酒店客房
见到海清的时候，她的早午饭外卖刚刚到。“我就
喜欢这家的恰巴塔，橄榄味儿的，每次来上海都
要买。”看见生活里的她，你会瞬间明白以前那些
经典的都市角色为何能如此生动自然；而聊起话
剧舞台，她又充满敬畏和谦逊，谈前辈同仁的托
举和角色中的女性力量远多过谈论自己的成绩。
新闻晨报《她说》专栏独家专访，就将借由 80 年
前诞生的戏剧角色“吕茜”，聊一聊如今的海清。

在话剧舞台上，
做一个谦逊的求学者海清：


